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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没有选择权。他演过咖啡师，

演过保安，也演过刑侦副队长，角

色跨度极大，但基本都是戏份不多

的配角。

2012 年，他参演个人首部电视

剧《水木清华》，饰演青年钱钟书。

戏份虽少，他却彻夜难眠，连夜查

看钱钟书的资料、影像和书籍。王

道铁坦言，在没有选择权的那些年，

即便戏份少，或是小角色，他也会

认真做功课。“尤其是真人真事，

有历史原型，你演得不对，人家就

会挑毛病。”这种刻在骨子里的追求，

成为他在那些寂寂无名的岁月里，

唯一能抓住的支点。

2019 年，他迎来了一个“最接

近红”的机会。在电影《我和我的

祖国》的“回归篇”中，他与杜江、

朱一龙同框，饰演一名升旗手。影

片的巨大成功让他获得了大众电影

百花奖最佳新人奖的提名。按照爽

文的套路，这应该是逆袭的起点。

然而，现实不是爽文。

那时的王道铁已经 34 岁。此前

几乎没有作品积累，不足以形成说

服力。没有戏拍的日子越来越多，

一年中一半时间无戏可拍。那种迷

茫和焦虑，就像温水煮青蛙。

思量再三，他 决 定 放 弃。不是

一时冲动，而是一种近乎理性的选

择——改行做幕后，做商业导演或商

业编剧。既然台前走不通，就退到幕

后另辟道路。他最初的动机是通过

影像和人建立连接，其实一直没变。

竖屏短剧成为“分水岭”

就在王道铁准备彻底转身时，

一个名为“听花岛”的短剧团队联

系了他。那是 2022 年，短剧行业刚

开始野蛮生长，在大多数传统影视

人眼里，短剧并不被看好。

王道铁一开始也这么认为。他以

为短剧“就是几个人拿着手机拍”。

但到了片场，他发现自己错了。剧组

有五十多号人，专业制作模式。他意

识到，短剧剧组不是草台班子，而是

一种新的、快节奏的影视工业形态。

彼时他已不做演员两三年。为

什么会决定再信一次？他坦言，没

有太多选择。“当时也是在我们公司，

要做一部戏，我恰好合适。”就这样，

他接拍了第一部短剧。

从电影大银幕到手机竖屏，他

一开始并不适应。但他很快发现，作

为演员的核心工作方式没有变——

依然要从拿到剧本开始围读、定妆、

拍摄，捋清人物每一个时刻的内部

行为和逻辑。“有台词和没台词对

我来说一样，我都得去捋人物行为

逻辑，本质都在表演。”

随后几年，王道铁凭借《爱的

年龄差》《情迷上海滩》等作品在

短剧领域站稳脚跟。他外形硬朗成

熟，被贴上“叔系霸总”标签。但

他清楚，演霸总靠想象力，没人知

道千亿霸总什么样，容错空间大。

真正考验功力的是演“小人物”。“小

人物难在大家都经历过，表演必须

非常准确。稍微不准确，大家就能

感知到。”

这种对生活流的敏锐，在《家里

家外》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剧本

递来时，他几乎没有犹豫就接了。原

因有三：方言，他是四川人；生活流，

拍市井气息的创新题材本身大胆；

角色本身，陈海清“特别像父辈那一

代人”。“他是那种情感上不善于表达，

却把爱藏在心里和行动中的男人。”

剧中陈海清是“耙耳朵”，但他的“耙”

是希望家庭和睦，愿意示弱，强悍留

给对抗家庭以外的困难。

“演陈海清时，有几场戏大家都

说特别真实，那种不紧不慢的松弛

感不是演出来的。”王道铁说，陈海

清和他本人相似度很高，他甚至在

表演中窥见了一部分以前没看见过

的自己。剧中求婚那场戏，简洁直接

又深情，哭戏的记忆浓烈。他仿佛挖

掘出属于那个时代的内敛与担当。

《家里家外》爆火后，王道铁看

到一条让他印象深刻的评论：“不以

分享短 剧而感到耻辱。”他说当时

很开心。因为这句话触动了他的切

身感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演

短剧确实是一件“不好意思说”的事。

但《家里家外》证明了，短剧也可以

有情怀、有创新、有美学，承载一个

时代的家庭记忆和人文关怀。

寻找确定的“人味儿”

短剧的浪潮来得又快又猛。王


